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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丕立
你不得不相信，有时，生活远比小说更具戏

剧性。

我做梦都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内陆三线城市的

茶馆里，还能遇上老田，并且是在那么一个尴尬的

时候，在我快从一次次失败的走马灯似的相亲撤退

之时。

“陆小山！”一个包裹着情感的炸弹朝我扔过

来，惊得刚走出茶馆洗手间的我一下就站定了，仰

头一望，我愣住了。“老田怎么会在这儿？”我有些

疑惑。当年，他提出和我分手时，正准备报考美国

的研究生。

“怎么？当年的小辣妹不辣了？”他用那双沉稳

的大眼睛瞟我一眼，“多年不见，不会连坐一会儿

的面子都不给吧？”他这句话勾起许多往事。

其实，老田并没有对不起我。分手那阵子，他

天天从自己大学跑来我所在大学上晚自习。虽然只

翻过一座山，但对于分秒必争的他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那天像往常一样，他埋头做题，理工科总有做

不完的题。趁他专注之机，我蹑手蹑脚挪到后一

排座位，从书包中拿出地摊上买的《查太莱夫人的

情人》，正看到康妮与米尔斯跑向小木屋时，书“嚯”

地一声被抢走了。

抬头一看，老田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将我的书

撕成两半，满教室的人向我们投来诧异的目光。老

田连拉带拽将我带到教室后的樟园内，我怒不可遏，

不待他开口，便大声嚷道：“我就是爱看，我还会

再买！你以为你是我爸？狗屁！”说罢，我扬长而去！

我沉醉在书中的细节描写里不能自拔，一边想

方设法想再弄一本同样的书，一边想象着书中描写

的情景。我老家的那个小镇，是一个未开放的村庄。

我发育得很充分，那些妇女同志就在我背后嘀嘀咕

咕，那些二流子就对着我家住的平房吹口哨。父母

整天板着脸，一天到晚安排弟妹们盯我的梢，稍有

差池，就教训我。仿佛我身上的凹凸有致和脸上的

轮廓分明不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份荣耀，而是一种

耻辱。时间久了，我自己也闹不清是不是一种罪过，

我走路总含着胸，像是一个低头认罪的刑事犯。

上大学后，在一次老乡会上，我遇到了老田这

个隔壁大学的工科研究生。他长得还算顺眼，特别

成熟，还留着一撇小胡子，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

有安全感。我叫他老田，他也乐于接受。由于每天

午睡时总有追我的男生提着一把破吉它，在寝室外

鬼哭狼嚎，同室女同学提出严重抗议。万般无奈，

我请求老田冒充我的男友，他答应了。可没过多久，

老田说他是真喜欢我，想本色出演我的男友，我当

即高兴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kiss”算作首肯。

老田鼓励我多读点书，我这个文艺青年，当然

言听计从。我借来了情爱论，有瓦西列夫的，有柏

拉图的。老田说，这些书看看也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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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情

董卿的《朗读者》开播啦，我们的《读情》栏

目也开始了。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本栏目就是为你

们而开。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你经历过什么感

人至深的小细节，你有什么心里话要对身边人说，

都可以参与这个栏目。把你的故事写下来，录成音

频发给我们，你就会有一个专属于你的朗读故事

二维码，别人扫一扫就能听到你的声音。求婚、道

歉、告白、赞美、感谢等等，都可以。这里就是你

的朗读平台，今日女报的所有读者就是你的听众。

投稿邮箱：91502962@qq.com，《读情》栏目
QQ 群：427178520。小编在这里等候大家充满
温情的声音 !

编者按

如果你有情感、婚姻
故事要倾诉或投稿，
请联系我们。电话：
0731-82333620；
QQ：915029624；邮
箱：915029624@
qq.com.

老爹要离婚，
儿子拿他倒插门协议威胁

两个喜欢阅读的人，后
来恋爱了。可是，却没
有在一起。这是为什么？
扫码听完整个故事。

倾诉 / 刘海  整理 / 徐美龄

在中国人，“男婚女嫁”是传统，假
如倒过来，变成“男嫁女婚”，就成了“倒
插门”。今天的倾诉人刘海（化名）就
是上门女婿，三十年前，为了在城市
扎根，他娶了现在的妻子，顶了岳父的
职，终于有了城市户口。三十年后，他
事业小有成就，儿子长大成人，按理
说是人生最轻松幸福的阶段。可是，他
因为“倒插门”而感觉没有自尊，他在
外给自己另安了个家。如今，妻子要离婚，
儿子还视他为“仇人”……

上门女婿衣锦还乡，却丢了祖宗的脸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大山中，年幼时没了父亲，家里

五兄弟靠母亲拉扯长大。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19岁时，

我到了县城家具厂当学徒，干了几年后，我就成了那里的

工人。

谢希（化名）是家具厂老板的侄女，职业是中学老师，

放假的时候她经常来厂里玩。我对她一见钟情，她对我

也有好感，我们便谈起了恋爱。谢希的爸爸是公安局的

领导，妈妈是个体户，她们家在县城算是富裕的。

和谢希谈恋爱期间，谢爸谢妈非但没有嫌弃我，还

待我十分和气。过了半年，谢妈主动提起了我们的婚事，

还小心翼翼地问我愿不愿意倒插门，她说会把我当亲儿

子对待。考虑再三，我同意了。举办婚礼的时候，我没有

请家里人，只写了封信回去，告知他们我结婚了。婚后第

一年，谢希没怀上孩子。那个年代，夫妻结婚一年没有

小孩，是要被人笑话的。我压力很大，岳母还带我去医

院检查身体，这让我觉得很羞耻。幸好半年后，谢希终

于怀孕了。1992 年，我们的儿子谢鑫（化名）出生了。

从结婚起，谢希每个月都会给我妈寄钱，我妈很喜

欢这个素未谋面的儿媳妇。离家 6 年，直到儿子 3 岁时，

我才带着谢希和儿子回到老家看望母亲。那次回到老家，

岳父还专程叫他的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到村里。乡亲们还

以为来了什么大官，后来才知道是我带着妻儿回来，都跑

到我们家院子里凑热闹，纷纷夸我有出息了。

正当一群亲戚和乐融融时，表舅逗我儿子：“小刘，

小刘，快给舅爷爷抱抱 ....”儿子大声喊道 ：“我不是小

刘，我叫谢鑫！”瞬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表舅一把

拉我进里屋，我这才老老实实把当上门女婿的事告诉

他。可不管我怎么解释，他终究只是摇头说我没出息，

“丢了祖宗的脸”。亲戚们走后，我看到母亲一个人在

房间偷偷落泪。

自从那次回老家之后，我心里总觉得有一口气憋得慌，

说不出的苦楚。这种情绪慢慢也影响到了我跟谢希的婚

姻。家里有点小事，我总会责怪谢希，但我不敢承认这

些都是因为上门女婿的原因。

终于有了跟自己姓的孩子
岳父退休时，我顶了他的职。一直到处打零工的我成

了一名公务人员。之后这几年，我也渐渐地在心里说服自

己，不能因为一点自尊而闹得家人不痛快。我努力工作，

孝顺岳父岳母，对谢希也加倍体贴。

1997 年，岳父岳母相继因为癌症过世，谢希也因此

伤心成病很长一段时间。也就在那一年，我决定辞职下

海做生意。卖了岳父岳母留给我的 3 套房，我筹得了20

多万开始投资工厂。那几年我顺风顺水，从个体户到私企，

只用了3 年的时间，就挣了200万。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和

儿子，谢希辞职在家专心打理家事。

有次，我在外应酬喝醉了酒，不小心和公司的秘书小

香有了一夜情。我当时很愧疚，给了她一笔钱还把她给辞

退了，我坚信自己是不可能背叛家庭的。再见到小香时，

她肚子已经有 7 个月了，是我的孩子。经过懊恼、逃避和

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后，我做了个让自己都意外的决定：留

下这个孩子。这源于小香的一句话：“你难道不想有个姓

刘的孩子吗？”瞒着谢希，我终于有了一个跟自己姓的女儿，

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每个月给小香和女儿 3000 元生活费，

把她们安排在城郊的一个小区里。

小县城人不多但嘴杂，要想瞒住不光彩的事不容易。

谢希还是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辩解，说了自己的真实想

法，只想有个跟自己姓的孩子，至于是男孩女孩并不重要。

如果要离婚，我也同意。一番拉扯和争执，最后还是谢

希妥协了，她说是为了孩子。

想离婚，儿子却威胁我
就这样，两个家并存了六年。我的公司越办越大，对

谢希和儿子，我一直努力当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小香和

女儿那边，我也尽可能地在物质上满足她们。或许儿子还

是知道了什么，高中之后，他就不愿意跟我多说话，跟我

也并不亲近。倒是女儿像是我的小棉袄，喜欢粘着我。有

时，我甚至觉得很庆幸，自己还有个女儿。

谢希对我虽然没有太多怨言，但她娘家的亲戚对我却

很不满。逢年过节，表面上和和气气，背地里骂我是“孬种”。

直到去年春节，谢希的表哥在酒桌上喝多了，当着亲戚的

面把我骂了一通，我趁着酒劲，也回骂了他。没想到第二天，

他竟然找了一帮人，把我打了一顿。闹到派出所，他还理

直气壮说是替我死去的岳父岳母教训我。谢希非但没有帮

我，还把他表哥从派出所保释了出来。

回到家，我跟谢希大吵了一架，谢希却说：“我也受够了，

离婚吧！”她的态度很决绝，我更加生气，砸了家里的东西。

没过几天，在加拿大读研究生的儿子回来了。他直接

到我公司跟我摊牌：“如果不想离婚，就把外面的家处理了。

如果要离婚，财产都给我妈，不然我不会放过你。”更让

人意外的是，儿子竟然还拿出了他外婆临终前，我曾写下

的保证书。当年我岳父过世后，岳母身体也渐渐不好。最

后一次住院时，岳母曾让我写下一份保证书，承诺对谢希

和谢鑫一辈子珍惜爱护，不能伤害他们，不论贫穷富贵，

也绝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她把家

里的 3 套房子全部转移到我的名下。后来这 3 套房也成了

我创业的启动资金。

同时，儿子还威胁我，如果我不答应他的条件，他

会把我所有的事情和这份保证书贴满公司的外墙，直到

让我身败名裂 ...... 现在我真的好无助，分不清我到底做

错了什么。

扫一扫，
说出你的
观点


